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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，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,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民间故事杂志社里的故事。民间故事杂志社里的故事1：少年忠义郎宋江话说济州郓城县城西有一宋家庄，庄上居住一个宋太公，已近花甲之年，妻室早丧，膝下有四个儿...
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，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,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民间故事杂志社里的故事。
民间故事杂志社里的故事1：少年忠义郎宋江
话说济州郓城县城西有一宋家庄，庄上居住一个宋太公，已近花甲之年，妻室早丧，膝下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宋海，次子宋河，三子宋江，四子宋清。家业虽比不得豪门大户，却也颇有些田园林塘，楼房瓦舍;厩养驴骡牛马，街设生意铺面，也算得殷殷实实的人家。
这宋太公为人厚诚，待人谦和，又是乡中名儒，邻里街坊，乡亲宾朋，一地里仰恭敬佩，尊为一个积善人家。四个儿子亦是宽厚待人，乡邻和睦，且是堂前孝顺，兄宽弟忍，晚年的宋太公得享天伦之乐。这三郎宋江，表字公明，尤为太公所爱。他自幼入塾攻读，勤而好学，聪敏过人，蒙师指教之篇，稍诵即能熟记。三年通背四书五经，三年开了讲学，塾师随之命题为文，宋江便可提笔成篇，且文理通顺，深有见地，独显山水。只惊得塾师目张眉展，竖指嘉赞道：“此子必高中矣!”
这宋三郎果然不负数年教诲，年方弱冠，便中了秀才。一时间惊动了四邻八舍。远近亲朋，或多或少备了礼份，持了贴简，到得宋家大院登门恭贺，竟然是宾客阗门的盛景。喜得宋太公眯眼捋胡，吩咐庄客宰杀猪羊鸡鸭，铺设筵席，抖起一番精神迎宾接客，从辰时忙至酉时，整日应接不暇，只累得筋骨酸痛。此后，一些亲族又登门相请宋江，或要他纂修谱序，或要他撰写碑文，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
宋太公眼见儿子有功名富贵之望，心下着实欢喜。宋江素常又是至诚至孝，乐得宋太公暗地祷告上苍，前世积德，修下这样的好儿子。乡里亦是称道宋江大孝。他果是晨则省，昏则定，出必告，返必面，躬亲侍奉老父，日日问寒问暖。一日三餐菜饭，必亲自检点。若是宋太公偶染小疾，这宋江更是日夜绕床伺候。恐仆妇不慎，便亲手为父煎药，煎好之后，必是亲口尝一尝，再双手捧至床前，服侍老父慢慢将药用下。夜里和衣卧倒老父床头，隔时间问察病情，直至老父病体痊愈。
此一来，远近皆知宋江大孝，巴望与他结交，觉得面上亦有几分光彩。且宋江与朋友交，感人以德，待人以诚，心胸海阔，常是急人之难，救人之危，仗义疏财，远近又皆道宋江是个仁义之士。名扬乡里之后，那些贫困潦倒之人，越发慕名纷纷来投宋家庄。这宋江便有求必应，施舍粮米，疏散银钱，一切关顾。自此，百里之外也闻名宋江是孝义黑三郎。兼之宋江习得一些好拳棒，碰到那恃强欺弱的恶棍，宋江亦好打抱不平，博得如此美名，谁不仰望?不料偏有烦恼之事插来。近日次子宋河成就了姻眷，娶了褚家庄褚太公之女为妻。这褚氏原在娘门时，父母对她娇生惯养，百般顺从，她动辄便噘嘴使气，吵闹一番。及至过得门来，又将一个娇养性子带到夫家。初时，这褚氏的性子使到丈夫头上，时常对宋河剜眼皱眉，吵嚷不休。性子上来，还用指头戳丈夫的额头盖。宋河是个老诚疙瘩，任凭妻子摔打，没有一点火气，只在褚氏大动声气时方埋怨道：“休得如此声张，叫家父闻得，岂不惹老人家生气?”日渐里，褚氏将宋河捏得面团似的，越发没得规矩了，竟在一家面前吵丈夫个面红耳赤，直把个宋太公气破了肚皮。她近日来眼见公公宠着宋江，又心下老大不悦，及至见得宋江结交一些南朋北友，不时在家沽酒置菜。非亲非故者，也要住上一些时日，临走还要打发些银钱，直把个褚氏气得肚里咕噜，咬牙切齿在房内骂个不休：“毛老头子，只宠着那黑三，当成了宝贝疙瘩，遮莫是个败家子!好端端的一个家业，终不成叫他给败坏干净!”又转脸照宋河的额盖上狠狠戳了一指头，骂道：“死木头疙瘩!三斧头也砍不出道缝来，天生的闷葫芦没个嘴，就不会到上房找老头子讲说道理?大睁着两眼叫黑三毁坏家业，等成了穷光蛋，喝西北风则个!给老头子敲打明白，黑三再兀的往外耗丧银钱，他耗多少，就得住咱屋里搬多少!若不然就把个家业分了!”褚氏臭骂了顿丈夫，又颠到大嫂俞氏房里搬弄是非。
宋江自是机敏过人，当下把二嫂褚氏的心肠看了个透彻。他恐惹老父生气，背地里与二位兄长商议，说道：“咱家爹爹终生为乡里称颂，为人忠厚，教子有方，咱弟兄若把家业分了，定然使老人伤心。若嫂嫂嫌我散银有损家业，二位兄长可记下一笔日常帐目，待老父百年之后，弟兄分家时，将散银数目扣在小弟名下，叫嫂嫂休再虑及此事，吵吵闹闹，岂不惹爹爹生气，街坊也会道咱弟兄不孝。若恐小弟食言，日久无凭，我当即写下亲笔文约，请三族长，当面按了手印。”说罢便从笔筒内抽出竹笔。宋海、宋河忙上前拦住道：“兄弟休如此性急，待日后再做计较。”
然事有凑巧，宋家院正常疏财事体闹起家务，庄客来报，门外有一汉子执意要见三爷。宋江闻说，当即抛开家务，出门应接。见一汉子门外站立，身材魁伟，腰细膀宽，圆面大耳，二目闪闪，若流星一般。宋江立地问道：“客官从何而来?”那汉子拱手施礼，答道：“小可从白虎山孔家庄而来。敢问尊兄，莫不是孝义三郎宋江吗?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宋江。”那汉子急忙跪倒，连连叩拜。宋江慌忙扶起，说道：“莫可如此，客官请客厅拜茶。”自引了那汉子入得客厅。
庄客端上茶来，二人落座吃茶，那汉子落下茶盏道：“只因小可在家惹下祸事，本要自投案到县衙，怎奈家父惜子痛哭，必要俺逃出门来，躲避些时日，待家父用金银打点官府，了却官司之后，再返回故里。俺闻得郓城县宋家庄有一孝义宋三郎，为人仗义，为此特来投奔，望兄长屈尊照顾则个。”说罢又起身施了一礼，直拿眼来睃着宋江。宋江朗朗一笑，将那汉子按在椅上，宽洪大方地说道：“有朋自远方，不亦乐乎?兄弟只管放心，在小可家中居住，确保无事。有何吩咐直说不妨，小可无不奋力，不辞水火。”说话间，两个庄客端来两个凉盘，一盘牛肉，一盘炖鸡，一大壶热酒。那汉子并不谦让，便同宋江吃将来。
饮酒间，那汉子叙起了出逃外乡的原由。原来此人居住白虎山孔家庄，姓孔，单讳一个“明”字，外人送号毛头星。父亲孔太公，还有一个兄弟，名唤孔亮。家有田庄数座孔明、孔亮兄弟二人，不爱文墨，只爱习练枪棒，又长得粗壮力猛，均又是火里迸星的莽性，见不得不平事，三言两语便大动肝火，使起拳脚。这倒成了孔太公担惊受怕的一桩心事，怕一旦招惹了是非，牵累全家不得安宁。那孔太公恐儿子惹是生非，却果然这孔明惹下了一场祸事。皆因近村有个乡坤，姓万名寿，家有七个儿子，个个生得壮壮实实，拳硬气粗，邻里百舍莫不惧他。万家时常霸田争宅，无理亦强占三分，只是受屈人家敢怒而不敢言，怕招惹了万家七个狼子，日后更有吃的屈情。偏是孔家的衣坟林地紧挨万家的田边，万家恃强硬赖了孔家林上一百棵柏树。孔太公气不过，找到乡约，同万太公当众理论，无的却被万家五儿子推了一掌，孔太公仰面朝天跌倒地下，年迈的孔太公那禁得这一跌，加上腹中气恼，伤病在床。当时在家的长子孔明闻得此事，立即暴跳如雷，嗖地抽了一条哨棒，飞也似奔到万家庄，不由分说，打翻了万家几个庄客，又打入万家内宅，一把揪着万太公的胡须，扯趴在地，咚咚几脚。这万家的七个狼子，前前后后，一拥而上，直扑孔明。这孔明大吼一声，舞动一条哨棒，只舞得嗖嗖风响，撒土不进，虽则七个粗壮汉子，也近不得孔明身子，一个个均被孔明打翻在地。那些豆虫似的一般庄客，哪里敢近前一步?七个狼子虽没有哨棒下丧命，却是个个筋断骨折，拐胳膊跛腿的。孔明性起，又握起哨棒将万家院内的门窗器物，捣得七零八落。只吓得那些女眷鬼哭狼嗥，躲在床下，半天动弹不得。那孔明打了个尽兴，方挺着哨棒走出万家大院。
孔太公卧在榻上，呻吟不止，闻得儿子怒打了万家父子，心中只觉一阵痛快。转而思忖，儿子免不得吃官司，定然受苦，自己宁背挥洒金银，也不能让儿子遭受刑罚，于是便苦催苦赶，方将儿子孔明赶出门来避难。
这宋江见孔明是个堂堂汉子，心下愿结为知己。便待孔明如同亲兄胞弟，百般照顾，醇酒丰肴，日日款待。使得孔明感激涕零，暗下道：“人言宋江仗义疏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正是一条好汉。日后有用孔明处，自当以死相报。”自此，孔明便住在宋家，心中也便松宽了许多。
单说这褚氏，见宋江平白里又引进家来一个汉子，酒菜只管往客厅里送，临走，尚不知要送多少银两;褚氏更是气上加气，在房内点关丈夫的额头骂骂咧咧，聒噪不休。适宋太公在院中散步，褚氏在房内窗棂窥见了，便故意抬高了嗓门朝窗外嚷道：“恁地这般晦气，嫁到这样的败坏人家来，是哪辈子造下的冤孽，到头来跟着活受穷罪!若有个好领家的，哪会出败坏家业这等事体，偏偏一个老偏心，宠着一个败家子!”
这些话均被宋太公听在耳内，直气得宋太公胡须发抖，又不好张口与儿妻吵嚷，只得往肚里吞气，摇头叹气道：“家门不幸，出了这般搅家星!”岂知褚氏耳尖，听清了公公的话语，一股气冲着公公而来，在房内发话道：“这般好人家，偏娶个搅家星做甚?不如一纸休书出门了事!偏这家养了这般个好儿子，宠着他败家舍业，方得有好家教!”一套话呛得个宋太公直打哆嗦，口中也道不出甚话来。恰当此时，宋江一步赶到面前，便知是二嫂惹恼了老父，一面扶着父亲，一面朝走出房来的二哥嗔道：“二哥，不是说你，兄弟说过的，济助宾朋的银钱，尽数算在兄弟的名下，却又把气冲撞老父，老父偌大年纪，恁般苦苦气他，咱弟兄有何颜面立于街前?”宋太公一见儿子宋河出来，左顾右瞧，寻得一根棍子，气乎乎要打将过来。这时褚氏看得清楚，便发疯一般从房内扑将出来，嚷道：“你这哪是打儿子?明明是打俺的脸!好!好!你就打儿媳罢了，少不得一条命丢给宋家!”说着便要拿头去撞公公。宋河见此光景，胸中的火气再也按捺不住，伸手向褚氏推一把，不想用力大了，把个褚氏踉踉跄跄推出丈多远，一头栽撞于壁角，磕得额角上鲜血直流。这褚氏更是撒起泼来，躺倒地下直打滚，披头散发，满面血污，直起嗓子一地里骂道：“贼黑三，杀千刀的，不得好死!”
宋江恐怕老父气出病来，只好忍气吞声任凭褚氏臭骂，将老父搀扶到上房去。老二宋河泪眼巴巴地跟进上房，一头跪倒在老父床前。
大凡世间的泼妇，均会变着法子寻是生非。这褚氏为分家业，不闹得天翻怎肯罢休?日间头被撞破，疼痛难忍，怨气难咽。夜间苦思一条计策，假做上吊寻死，将宋家人吓上一吓，逼着把个家业分了。待分了家，一统家业还不是归自己掌管?老二那块木疙瘩，在自己手下还不是当小使唤?自己想做甚就做甚，日子过得何等自在!想罢，暗下欢喜了一番。
常言道不巧不成书。且说这褚氏诸事准备妥当，披散了头发静坐窗前，眨巴着两眼单听窗处动静。好一时，听得丈夫宋河脚步声响，转眼一瞅，果然是丈夫慢慢蹭回房来。褚氏急慌急忙侠上桌子，将头伸进绳套，只一坠，便吊下来。岂料，老二宋河正要一脚跨进房门，忽的又记起父亲吩咐的事来，要打扫家庙，夜间焚香设供祭奠祖宗，保佑全家平安。便倒转脚跟转了回去。打扫完家庙回房时，一见褚氏吊梁上，只吓得三魂出窍，浑身打颤，直了嗓子喊救人。等众人七手八脚将褚氏卸下来，已是遍体冰凉，无一丝气息了。宋太公一家惊呆多时，方一面打发人奔褚家庄去报丧，一面商议如何安排褚氏的丧事。一家人愁眉苦脸，心中揣着鬼一般。宋江道：“爹爹与兄弟休要忧烦，此事由我一个承当。吃官司我领罪，褚家若来厮闹，凭他殴打于我，不要全家受累。”
且不说宋家议论应酬之事，再说褚家庄褚太公一家接了宋家庄的讣文，阖家痛哭了一场。那褚太公愤愤发誓，要为女儿报冤，向县衙投了状纸，状告宋太公虐待儿媳，逼迫儿媳缢死，求官府重重治罪。褚太公两个儿子褚良、褚杰摇首拒受父意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还告甚鸟状!即使治了那宋老儿的罪，也难解心头之恨。不若俺弟兄招来族众，挑选二百年轻力壮的汉子，各执枪棒，拥至宋家庄，打入宋家院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打他个筋断骨折，半死不活的。再把他家中器物打个粉碎。也好消消这胸中的火气!”
却说宋家庄庄客，望见大路上蜂拥而来持枪夹棒一大帮人，知是从褚家庄而来，慌慌张张要报于宋太公，宋江专待此事，忙上前拦住庄客道：“此事万不可叫老父晓知，岂可叫他老受惊?此事自有宋江应承!”宋海、宋河惊得木鸡一般，瞪着眼做不得声。老四宋清挺胸嚷道：“二嫂是做孽自死，褚家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恁般掂枪弄刀来这么多人，欺人太甚!小弟立时招来众庄客，村头拦住，与他辩理，褚家若论得情理，便向他赔话，厚葬二嫂。若执意欺人，便与他拼个死活!”说罢要走。宋江急忙阻拦道：“兄弟，此事不妥，这么大动枪刀，恐要伤人害命。且父亲年迈，若惊出个好歹，如何是好?我已说过，二嫂缢死，原为宋江而起，褚家动众问罪，应由我一人承当，决不连累父亲弟兄。不若将我背绑了，押送村头，宋江自与他认罪，任他棍棒打死，也便出气了。只要父亲弟兄一身无事，宋江死而无怨!”
且说褚家弟兄闻得宋江自报是他致使其妹身死，气得两眼冒火，哨棒指点宋江额头，怒骂道：“你这狗子!也不闻得褚家是好欺负的吗?今日送你到阎罗殿去!”说罢，举棒便打。忽听炸雷也似一声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一条大汉叉腿立地，手执哨棒，上身脱得精光，露着一身滚疙瘩肉，两眼瞪得铜铃一般。凶煞神似的褚良，也吓得后退了一步。又抖起精神喝问：“你是甚鸟上?敢来逞强?”大汉拍胸道：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毛头星孔明的便是!你这班鸟人，想打死宋公明，哪里容得尔等!”原来这孔明正在梨园打拳，闻得庄客嘁嘁喳喳，忙寻问到其中情由，便火速奔来救护宋江。
褚良、褚杰齐令下手，随即扑上来几个胆大的壮汉，被孔明三拳两脚打得东倒西歪。又扑上来几个，孔明性起，抓来一个扔在藕塘里，举起一个扔上房顶。孔明大喝道：“不怕死的前来!”褚家庄所来的汉子，那威风杀气跑了个净光。吓得缩脑，哪个还敢造次?褚良、褚杰亦有些胆怯，为顾面皮，只好抖起胆子上前厮打。
宋江见此，忙向褚家弟兄赔话道：“原是宋江的罪过，二位兄长愿如何治罪宋江，宋江俯首待命。二位兄长宽量，请家中拜茶!”褚家兄弟只好顺梯下台，也不敢不看孔明，只强打着威风嚷道：“岂敢罢休!褚家不是好惹的!明日县衙见官!”说罢，带领二百族众，狼狼狈狈回庄去了。
民间故事杂志社里的故事2:彭玘讨山贼
“天目将军”彭玘，原来颍州团练使，东京人氏，累代将门之子，使一口三尖两刃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因其牤牛山力斩山贼有功，当了颍州团练，名声大震。不然，双鞭呼延灼领兵讨伐水泊梁山，是不会选他当副将。
相传，颍州有座牤牛山，山上娶集着一帮强人，为首的唤做“红缨大王”。红缨大王骑红马，披红甲，头戴红缨盔，因此而得名。
此人武艺高强，善使回马枪绝招，无人能破。为此气焰十分嚣张。
红缨大王心狠手辣，残忍至极。每隔一两天，他都要吃一颗人心，奸污一名良家女子，害得当地百姓纷纷逃离家园。
当时，彭玘的父亲任颍州统制官，几次率兵征讨，由于年老体衰，都没能剪除这一祸患。老将军痛心疾首，建议知府大人悬赏召募颍州团练使，谁能拿得红缨山贼，谁就当此大任。
消息传出，不少志士武豪前来除贼，不是被其所伤，就是大败而回，红缨山贼一时无人能敌。
一天，彭玘从东就来看望老父亲。听说此事后，不由得义愤填膺，这山贼如此残暴狂妄，这还了得!当即就想上山擒贼。
老父亲见儿子有如此胆气，很是高兴，但红缨大王的武艺他已领教过。他担心儿子不是红缨大王的对手，提出要亲自检验一下儿子的功夫。
那年彭玘二十二岁，生得膀阔腰圆，威风凛凛。彭玘从小学艺，拜过不少名师，他到底有多深的功夫，父亲还没领教过。
闻听父亲要试他武艺，彭玘来了颈头，胸脯子一拍说道：“刀枪箭棒，拳脚功夫，来哪样?”
岂料父亲什么也不要看，伸手拿过一把鸡毛掸子，顺手拽下一根羽毛，托在手上，说道：“孩子，如果你一刀能斩断这根鸡毛，就算你真有功夫了。”
彭玘知道。父亲的这招儿十分厉害。刀斩鸡毛，劲大了斩不上，劲小了斩不断，全凭深厚的内功。这才是考验他的真功夫。
彭玘正想让父亲检验一下他的学艺情况，点头说好。父亲口吹羽毛，羽毛飘飘摇摇飞向空中，彭玘拿过那把三尖两刃宝刀，气贯刀刃，挥刀削去，羽毛断为两截!
父亲暗暗喝彩，但他不露声色，引彭玘来到院中，院中香椿树上，一只知了叫得正欢。父亲道：“你一箭能射死它吗?”
彭玘看了眼树上的知了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小菜一盘!”说着，进屋拿来了箭，搭箭便射。
这时，父亲说声：“等等。”地上拣起一块砖头，冲树打去。知了受惊，“吱”一声飞向空中。父亲大声说道：“射!”
彭玘也没言语，举箭一瞄，“嗖——”雕翎射出，知了应声而落!
“好!”父亲满脸笑开了花，终于忍不住夸奖了一句儿子。
两番试艺，彭玘显露真功，父亲这才欣然答应了儿子。为了把握性更大些，父亲又给他讲了红缨大王的绝手功夫——回马枪的情况。如果破得了他这一枪，此贼便可拿获。于是，父子二人来到演武场，实地演练起来……
七天之后，彭玘这才上山。为了慎重起见，父亲率兵二百，紧随其后。
这些日子，红缨大王连胜数人，正自得意没有对手，见山下有人讨阵，根本不把讨阵之人看在眼里。喝声：“孩儿们，披挂了!待我斩了此人下酒!”
红缨大王披挂整齐，手提一杆浑铁长枪，足跨赤炭马，冲下马来。
高声喝道：“是你活得不耐烦了?我这两天正愁没有下酒菜呢!”喝罢，拈起手中长枪，直刺彭玘。
彭玘舞刀来迎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这该千刀万剐的恶贼，休出狂言，拿命来!”
二马相交，兵器相撞，山前跑马场上，便厮杀在了一起。二人各使神功，一个刀挥如练，杀得寒光闪闪;一个枪扎如雨，刺得石破天惊，转眼杀过五十回合不分胜败。双方各自擂鼓助威，好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!
红缨大王自从战山以来，还没有碰到过如强硬的对手，心里不由得胆怯起来，枪力渐渐不支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觉得再战下去决不会捞到什么便宜。虚晃一枪拨马便走，他要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来杀死对手。
彭玘知他是佯败而去，便提防着向前追去。跑不多远，只见红缨大王腿夹马肚，跨下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飞身而起，光见四蹄跑动，实际不往前行，刚好彭玘追了个马头衔马尾。红缨大王见时机已到，回身杀了个回马枪，挺枪直刺彭玘咽喉。
这一招实在厉害，幸亏他与父亲演练了一招“蹬里藏身”，只见他身子一闪，藏到马肚之侧，躲过了这致命一枪，顺手捅出手中三尖刀——他这两招是连环着演练的，刀尖正好刺在马屁股上。战马负疼，“咴儿”一声暴叫，箭一般往前窜去。
彭玘岂能容他跑脱，身子复位后，摘下身上铁弓。搭箭便射，嗖——一箭正中后心，红缨大王“哎呀”一声，晃了两晃摔下马来，彭玘策马赶上，补上一刀，砍下脑袋!
彭玘为民除害后，百姓们无不笑逐颜开，感恩戴德，彭玘名字一时传遍颍州千家万户。
民间故事杂志社里的故事3:红莲女义救黑三郎
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，自知祸事闯大，便乘茫茫夜色逃走。凌晨，阎婆击鼓告了状，新来的都头卜义自报奋勇，前往捉拿宋江。知县无奈，只得点拨了十余人给他。卜义等人头脚刚走，后脚朱仝、雷横出差归来。知县平素与宋江最好，有心开脱他，便派了朱仝、雷横随后追去。
天麻麻亮，宋江正沿着一条小路跑着，他越跑越觉得不对劲儿，定晴一看，唬得他差点叫出声来，暗自道：“我的娘，咋的转了向，又踅回郓城来了!”忽听得一声吆喝：“快、快走!捉住宋江有赏!”这边宋江听得真切。急忙转弯朝一个岔道上跑去。这时，卜义已发现了宋江的身影，一声呐喊，率人追了上去。
恰好前面有一个村子，宋江便闪进一个胡同里，抬头一看，打了个冷战，原来个死胡同。幸好墙角里有一颗枣树，宋江急忙攀上去，登上墙头，跳进一家院子里。此时追兵已赶到墙外。宋江见堂屋里有烛光，不敢贸进，便绕到后院。便见东厢房一扇窗户虚掩着，便一手推开，不顾三七二十一，跳了进去。只听啊的一声惊呼，一个头发蓬松的姑娘从帐子里探出头来：“你要干什么?”
“姑娘你莫怕，我宋江避祸至此，不想惊吓了您，我这就走。”宋江说着，纵上桌子，要从后窗逃走。
姑娘听说“宋江”二字，猛地坐起，伸手拉住他的衣裳，急切地说：“您千万不能走!”此时，大门已被撞开，差役们正在前院翻腾，一会儿便会来到后院。姑娘将被子揭开半边，说道：“快，藏到这里来!”宋江望着仅穿内衣的姑娘，连连摇头。这时只听外面人声嘈杂，差役们已闯进后院。姑娘急得两眼喷火。宋江无奈，只好钻进被里。姑娘将他盖好，又将帐子掩了。顷刻，突然一声炸响，卜义把门撞开。他见屋浅室窄，料无藏人之处，便用刀把帐子挑起，但见一少女侧身而卧，一条手臂压在被外，恰这时朱仝、雷横赶来，喝道：“不得无礼，怎的闯进人家闺房里来了!”卜义不得已，只好退出东厢房。
嘈杂声渐渐远去。宋江急忙跳下床来。姑娘也穿好了衣服。宋江上前施礼道：“承蒙姑娘相救，宋江若大难不死，日后定当厚报。”
那姑娘笑着问道：“三郎哥，您不认得我了?”
宋江不由一惊，抬头看时，但见那女子柳眉杏眼，朱唇桃腮，苗苗条条的个儿，恰似一枝出水的荷花。宋江认不出这姑娘是谁，便摇了摇头。姑娘抿嘴一笑，将左边鬓发掠到耳后，耳前露出一个豆大的深红色“栓马桩”。宋江猛地一惊：“啊，莲子妹!”姑娘娇羞地嗯了一声。
姑娘姓江名莲，是宋江的一位姑姑的女儿，她小时经常住在姥娘家，与宋江玩得挺熟，称得起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江莲管宋江叫“黑三郎哥”，宋江便叫江莲为“栓马桩妹”。两家老人有意结为儿女亲家。但宋太公请人卜了一卦，说是二人属相不合，这事便不再提了。小江莲秉性刚强，从此再也未有来过宋家村。后来江莲父母双亡，兄嫂贪图钱财，将江莲许给江南一个巨商。宋江知道后，愁肠百结，长吁叹短，后悔极了。他后来做了押司，拗不过众人劝解，才纳了阎婆惜。
这时，江莲问道：“三郎哥，不知何事奔逃至此?”宋江便把怒杀阎婆惜之事叙说一遍。江莲说：“是苍天有眼，使我二人幸遇。江南不日即来迎娶，我何尝愿与那五十开外的老头儿做妾?本想一死了之，想不到今日重逢，三郎哥，我们一路逃走吧，日后咱们成就夫妻。”
宋江听罢，连连摇头说：“莲妹，咱俩一块出逃，若被捉拿住，我那案子不是情杀，也会误定为情杀，岂不连累了你?不如今日我先逃到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处，再央他差人暗接你去，如何?”江莲含泪点了点头，从头上拔下一支金钗，递给宋江道：“这是母亲的遗物，送给你做川资吧!”二人洒泪而别。
不几天，那江南巨商路过郓城，要带江莲一同回去。兄嫂二人硬将哭昏过去的江莲抬到船上，扬帆而去。江莲醒来时，已离家乡很远了。她痛不欲生，趁人不备，一头扑进江里。后来，柴大官人派人来接江莲时，闻得此信，回去告诉了宋江。宋江听罢，悲痛欲绝，发誓再不娶妻。
江莲投水并没有死，她被一个渔夫搭救出来后，便隐姓埋名，在杭州附近一个尼姑庵里削发为尼了。后来武松在杭州六和寺出家，传出宋江等梁山好汉被招安一事。江莲知道宋江还活在世上，惊喜若狂，一路化缘北上，来找宋江。可是，等她到梁山后，才知道一月前宋江已经饮鸩被害了。她顿时如五雷轰顶，肝肠寸断，疯狂地奔上梁山虎头峰，哭喊着宋江的名字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，葬身在茫茫水泊水中。不久，在江莲投水处长出一棵巨大的莲花来，叶子如席，荷花似伞，红莹莹的，清香四溢。附近的人们跑来观看，都说它是江莲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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